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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六二　國粹

方家宴客，客人包括淵明家、一中、亞冰及慧明。

吃完飯，方家和客人談天說地，說禁止搓麻將，一陣兒有效，一陣兒沒效。淵明道：

「麻將是國粹。」

方夫人道：「賭博是惡習，搓麻將怎麼會是國粹？」

淵明道：「要賭，甚麼都可以賭，何需搓麻將？為甚麼總是向壞處想，讓外國人搶先把賭博理論發揚，應用於概率、統計、經濟、軍事等學科上？發明計算機的是創建對奕論的紐曼先生，對弈論也是由賭博發展出來的。」

你一句我一句談禁忌，淵明漸佔上風，他把在I大瘋狂搓麻將的日子皴染一遍，說到一中和慧明躍躍欲試。三人乘六路車進城。一中在追慧明，淵明不知道；淵明被慧明吸住，一中不知道。下車，慧明道：

「到哪裏買麻將？」

一中說：「你去哪，我跟去哪。」

淵明幾乎在同一個時候說：

「你發號施令罷！」

慧明興起，說：

「我命令你們上天橋！」

兩人得令，操軍步上天橋。一中本是軍人，走得比淵明帥，但慧明覺得淵明走得帥，眼見兩人走遠，她在街上叫道：

「停。」

兩人得令，停在天橋上。後面一位女子閃避不及，撞上淵明，他連忙說：

「對不起！」

慧明道：「向後轉！」

兩人向後轉。慧明道：

「齊步走①！」

命令完見有路人觀看，怕，躲進店裏去了。

幾分鐘後，三人重新走在一起，來到一家百貨店，看中一副麻將。一中跟售貨員說：

「妳拿出來給我們看看。」
售貨員比一中年青，繃着臉說：
「麻將像人，每副都有缺點，你買不買？」

一中被她氣得說不出話來。過了一會兒才發招：

「你又不漂亮，怎麼可以這麼說！」

說完便走。慧明和淵明跟着出門，在門外才笑出聲來。淵明說：

「剛剛那位小姐只有一中懂得怎麼對付。」

慧明又率領他和一中逛街，想，致和像他這麼聽話便好了。再想，即使聽話，還是不及他好。

三人在街上走，表面上跟一般人無異，內心卻是驚天動地。男女間有引力，若即若離更能生騷動。慧明代芙蓓接近過淵明，高峰時忽然消失，淵明難以承受，不得不以幻想來畫餅充飢，重會她後，仍是想近不能，引力哪能不升？一中呢？他認為慧明愛他，如果沒淵明，她不會不表示②。

三人漫無目的地走，沒注意到店門紛紛關閉，注意時已來不及。慧明道：

「回去吧！」

一中道：「遵命。」

在校道上，三人巧遇亞冰，她剛洗完澡，一身清涼，說：

「你們到哪兒去了？」

淵明道：「去買麻將，碰到一位醜小姐，沒買成！」
亞冰道：「要漂亮小姐賣才肯買，老師不老實。」

「一言難盡，你問一中吧！」

一中把經過告訴亞冰，亞冰道：

「售貨員有後臺，缺獎金，賣不賣都無所謂。你們為甚麼不向方教授借？」

淵明道：「方夫人說搓麻將是惡習。」

「她只是口說搓麻將是惡習，其他的部位都喜歡搓麻將！」

「亞冰，我佩服妳。」

慧明不高興淵明的「佩服表情」，但也不得不承認亞冰嘴俏。

一天，淵明、慧明、亞冰及抱珠下課後來到方家。大家都知道這裏有麻將。抱珠說：

「爸爸，四人打麻將，剛好！」

小時候抱珠為了要打麻將曾跪着央求碧珠，拉她衣角。淵明道：

「這裏不是我們家，改天吧！」

抱珠問方教授：

「方伯伯，您有沒有麻將？借我們回六號樓打。」

方教授說：「等我找一找。」

他很快便找到麻將，說：

「在我家打比在招待所打安全。」

淵明見人多，說：

「你們上桌吧，我負責教亞冰和慧明。」

說完把在I大研製的算番法寫在紙上。開始時由方教授戰三女，後來方夫人搶着打，變成四女混戰。她欺負三女不會打，不看淵明的算番法，只管打新張，和了再說。

淵明教亞冰：

「麻將又叫麻雀。打普通麻雀要趕上、趕碰，四番牌已不算小，打四圈只需一小時；打博士麻雀要忍住不上，門清、不求、平和、斷么及將叫基本番，加上自摸，每家付六十四子，相當於自摸雞和的三十二倍。一旦上或碰，便沒了門清和不求，加上手上牌少，難以變化，自摸的機會少了，放重的機會多了；若是大牌，手上牌少別人容易猜出「聽」甚麼，很難靠人和牌，所以有這麼一首歌謠：

先打風字後斷么；

二五八將加四順；

不上不碰不求人；

自摸至少有五番。

不怕上家不給牌；

只怕下家趕小和；

大牌不上多變化；

色對張張都可和。」

他教完亞冰以後教慧明，慧明能按住對他先教亞冰的不滿，卻聽不進他在教甚麼③。他問：

「歌謠裏說「色對張張都可和」，是甚麼意思？」

慧明沒想到淵明會「考」她，說：

「您再說一遍。」

「甚麼牌，別人隨便打一個萬子都可以和？」

方夫人見沒人回應，說：

「三個一萬，三個九萬，再加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萬。」

說完和牌。

淵明擺了幾副怪牌示範，其中一副是二、三、四筒各四個，加上兩個五筒。他說：

「這副牌不容易算番。清一色八番，雙龍抱珠九番，斷么、將各一番，四個四各五番，算出三十九番。」

慧明道：「平和呢？」

淵明道：「清一色加雙龍抱珠必定是平和，所以平和不算番。」

亞冰道：「這麼說，要有些邏輯訓練才能打博士牌。」

淵明道：「當年我們勸念文科的研究生不要打，要打，得先學邏輯及自備對數表。五番以下每多一番加倍收錢，超過五番每三番加一倍，超過二十三番，因怕人輸不起，每三番僅收觀賞費三十二子，放重的加倍。」

方夫人想到雙龍抱珠，說：

「你為兒女起名也太不慎重其事了。」

淵明道：「正正相反。女兒出生那天內子和了雙龍抱珠。於是我在送她去醫院生產的時候決定生男叫雙龍，生女叫抱珠。大兒子出生前她做成了一條龍，因此替他取名成龍。」

方夫人道：「打麻將畢竟是賭博。」

淵明道：「那也沒錯。人生本來就是賭博，有人賭國家，有人賭拙政園，我在兒女的名字上沾些兒賭氣，算不了甚麼！也有不少人像您那樣想，所以抱珠又叫成芝，雙龍又叫成加。」

談論中方夫人又和了。淵明道：

「今天搓着玩，改天來真的。」

說完又談在I大念書時打牌的往事，一時好像子青在。慧明問：

「最高番的牌是甚麼？」

「很難說，十八羅漢、二數、天和、地和、萬家燈火及大四喜都難，各算二十三番；小四喜、槓三元及十三么容易些，各算十七番。」

亞冰道：「請你解釋一下。」

「十三么即各樣一、九共六張，中、發、白三張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張，再加任何一么便可和牌。槓三元即槓中、發、白。小四喜即碰三種風，用剩下的風做將。十八羅漢即四槓，不需將，有將是真十八羅漢，可算對對和。二數即只有兩個數，例如碰四、七萬及筒，再加一對四條。萬家燈火即拿到一個數字的十二張牌，不必成五副，有五副可以繼續算番。大四喜即碰或槓東、南、西、北，另加一對。如果天和出槓一筒、一條、一萬、九條，另加一對九筒，那麼，單只天和、十八羅漢、二數及萬家燈火已有九十二番，再加清么及對對和各三番，達九十八番。子曰：

朝聞道，夕可死矣！

和這樣的牌，興奮到死去，也沒虛來地球一趟。」

亞冰和慧明笑到捧腹，亞冰問：

「甚麼叫天和、地和？」

「莊家和時外面無明牌，叫天和；非莊家和後外面無明牌，叫地和。」

慧明道：「聽來，搓麻將的學問可不小呢！」

淵明道：「打麻將的學問見於《南華經》，東郭子再次輪迴下凡，問道於黃子，黃子說：

道在麻雀。」

慧明道：「黃子是誰？」

淵明笑道：

「黃子即《遊子情》裏的黃淵明，是麻雀雀主，寫過半本《麻雀經》，包括麻雀工具、麻雀入門、麻雀概率論、麻雀統計學、麻雀心理學、麻雀哲學、麻雀史、麻雀生態、麻雀道德、麻雀章程及麻雀展望共十一章，可以在念研究院的時候進修，打到一副新麻將褪色，方能有所成，需打兩、三千圈④、⑤。」

淵明飲水後繼續說：

「相傳麻將傳入歐洲以後成撲克牌，有了皇后，一如象棋傳入歐洲以後一般。在東方，麻將流為草民解悶的娛樂，不僅貶麻「將」為麻「雀」，並以么索來代表麻雀，俗稱鳥，是麻雀中的麻雀，在人為小麻雀或小雞⑥。牌桌上關於小麻雀的故事很多，你們敢聽，我才敢講。」

慧明道：「有甚麼不能聽的？」

亞冰喜歡聽淵明演講，說：

「老師敢講，我們便敢聽！」

淵明恢復了「當年瘋」，說：

「你們不能後悔。話說當年我、子青、成德及瓊美在一塊兒搓麻雀至凌晨三時，牌只剩下十七張，依規定摸剩十四張牌便算打和，最後一摸放生張給別人和要包，即付三家的錢。成德的夫人慧蘭搶着替他摸，摸到鳥，不假思索地放了出去。成德來不及攔阻，對家瓊美已經叫和，一副清一色雙龍抱珠攤了下來。成德氣着說：
「你怎麼不經我同意，便把我的鳥放了出去？」

慧蘭不示弱，駁道：

「我怎麼知道她要你的鳥？」

我說：「慧蘭，妳不看看檯面，包這副牌可真不值得。你丈夫自己摸鳥，絕對會壓住不放。」
慧蘭哭着說：
「你們欺負人，打鳥是我的自由，吃鳥是她的自由。我丈夫有錢，包得起！」

哭鬧之際，瓊美看自己該摸的牌，發現搭牌不勻，一連三張么索，說：

「你們看，成德不給我吃鳥，淵明會摸到鳥，他不給我吃鳥，便輪到我自摸鳥，海底撈鳥加番又加自摸，贏得更多！」

慧蘭轉哭為笑，說：

「這是命，瓊美不吃我丈夫的鳥，也會吃淵明的鳥，不吃淵明的鳥，仍然要自摸鳥！」

我和子青平常瘋慣了，聽女兒家說自摸鳥不得不笑。只歎成德補充道：

「話不是這麼說。他吃淵明的鳥，淵明包她；她吃我的鳥，我得包！」

包她本意是包她的牌，剛才慧蘭也是這麼說的。現在慧蘭見子青和我在做鬼臉，發覺「鳥」外有別意，把檯子一掀，罵道：

「成德，你敢包她，我跟你離婚！」

說完，便哭着衝出我家。
成德一時想不通，說：

「橫蠻不講理！是她要我包瓊美的，我能不包嗎？」」

慧明道：「老師好壞！」

淵明道：「的確壞，當年不在麻雀檯上亂講話，恐怕會壓抑到進精神病院！」

說出了遊子情懷悲哀的一面，說時哀歌又浮現腦海⑦。
【評註】
1 幾個趣人！

2 同行異夢！
3 慧明，你何必不高興，淵明這個人既博愛又專情。

4 能用麻雀寫一本哲理性的書，非淵明不能為。

5 麻將包羅這麼多學問，可惜很少人能像淵明得其道而用之，一般人都是用它來消磨時間，終至玩物喪志。

6 淵明又童言無忌！

7 常常為淵明與他的遊子情懷所迷惑，深陷其中，不能自拔！


